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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尚宽，男，二零零二年前，曾是农安县公安局政保科长（现称国保大队队长），积极追随中共流氓集团参与迫害法轮功，于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五日死于肺癌。


从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二年，刘尚宽任农安县公安局政保科长时疯狂勒索、抄家、绑架、毒打法轮功学员。


刘尚宽曾教唆自己的司机用自行车条磨成的锥子狠毒地往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十个手指头上扎，鲜血滴了一地。在绑架一名女法轮功学员时，亲自毒打，并告诉他的手下们说：“往死里打，打死也没事，祸害死她……”还狂妄地恶言道：“我不怕你们法正过来。法正过来我找黑社会，也一样收拾你们。”


刘尚宽还采取各种手段，勒索法轮功学员家属的钱财，据不完全统计，刘尚宽在法轮功学员身上得到的不义之财约有人民币七十万元左右。


刘尚宽后因一直有人控告其敛财被调离政保科，其后不久患有肺癌，曾在北京医治很长时间，最后挥霍了大量钱财，并在无尽的痛苦偿还中死去。


“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迫害者遭到恶报，并不是我们想看到的结果。但佛法是慈悲与威严同在的。通过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人恶警遭到各种警示报应，是惊醒仍在参与迫害者吸取前车之鉴，因为有些人再向前一步就是深渊。希望所有参与迫害者停止作恶，真心悔过，在真相即将大白于天下之时为自己及家人选择唯一生路。◇












































二零一零年夏季的一天，母亲突然肚子疼痛难忍住進医院，经CT、B超、验血等多项检查确认为输尿管结石，打针、吃药三日高烧不退、疼痛不减，我们姐弟几人白日夜晚的看护，眼看着母亲痛苦不堪。院方明确告诉我们，只有碎石或手术两个方案，可母亲年龄、血压、心脏等条件无一具备，他们无能为力。


家人拿着诊断、片子，求助其他医院，都爱莫能助。主治医生是个年轻的女军医，人很善良、友好，暗示我们回家另想他方。这样，第六天，我们离开了三人病房，将仍在疼痛中的母亲接回了家。


没有了其他家人的反对与阻止，我和二姐同修坐在母亲身旁，一遍一遍的同母亲一起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很快，母亲就睡了一觉，醒来后，也不那么疼了，当天晚上也没再发烧。


第二天我正在上班，接到二姐同修电话传来的喜讯，说母亲在没有任何疼痛的情况下，排出了一个形如葡萄籽那么大并且那个尖尖部位又细又长的一块结石。那一年母亲已八十六岁高龄。只因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得到了神的护佑。


几年来，我和二姐同修常给母亲讲大法的真相，教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她总是认真的听，也用心的念。因担心她忘记，就常提醒她，她总会这么说：不会忘的，都搁在心里呢。有时，我也会故意逗弄母亲说：您经常是这也忘，那也忘，这两句话怎么就总也不忘呢？她总是认真的说：好话啥时都不能忘的。是啊，好话啥时都不能忘啊！唯愿更多的世人都能常念“法轮大法好”，沐浴在真、善、忍的佛光中，远离灾祸，度过劫难。（文/吉林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明慧网通讯员吉林报道）二零一三年九月三日，吉林蛟河市法轮功学员张淑芹，在遭受长期折磨的痛苦中悲惨死去，年仅六十二岁。而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直接责任者既不是六一零人员，也不是警察，竟是她的丈夫。……沉痛之余，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究竟谁之罪？


一、得法一身轻，弘法各地行


张淑芹，女，现年六十二岁，原蛟河服装厂职工，曾患有颈椎病、腰间盘突出等顽疾。一九九六年八月张淑芹修炼法轮大法后，顽疾消失，身心健康。那时失业后她自己在家做服装，手艺特好，更加上心地善良，按“真、善、忍”标准做个真正的好人，每天都顾客盈门，生意兴隆。


在工作之余，她热心的东奔西走，把大法的福音传布四方。她与别的法轮功学员配合，到蛟河市的拉法乡等地弘扬大法，给大家免费放师父讲法录音，义务教功。其中一个村子就有一百多人得法修炼，要求学功的人有汉族和朝鲜族人。之后，她还帮助那里的新学员组织炼功点，不辞辛苦的给他们送去大法书籍等。


二、维护大法，屡遭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为维护大法、伸张正义，张淑芹毅然两次进北京上访。回来后，没想到除了要应对街道、警察、六一零人员的违法骚扰，还遭到她丈夫的长期虐待和恶毒摧残。


张淑芹的丈夫叫任树军，原建筑公司职工。


一九九九年七月张淑芹进京为大法鸣冤上访，回来后遭到任树军一顿恶狠狠的打骂。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张淑芹再次进京上访，回到蛟河后先到她妹妹家。任树军去她妹妹家“接”她，一路又踢又打，回家后把她按到地板上毒打，用穿皮鞋的脚乱踢，连脸部都打得又黑又肿。


自那以后，张淑芹挨任树军的凌辱打骂就成了家常便饭，尤其她被发现悄悄炼功时更是这样。任树军每次施暴都打得她脸部瘀黑变形。


二零零一年前后，任树军从外边回家，发现张淑芹又在炼法轮功，就对她一顿毒打，她腿上起了个大紫疙瘩，一直没消下去。之后，任树军用双手死劲掐张淑芹的喉咙，直到她气息全无。任树军还不知羞耻的下楼去邻居那嚷嚷：“这回我可把她打死了，都没气了，不信你们上楼看看去！”邻居都说：“（任树军）这家伙太没良心啦！”张淑芹后来缓了过来。


在张淑芹大约五十岁时，又遭到任树军的毒打，由于长期受虐待欺凌，张淑芹出现了脑血栓症状，在医院里一连住了十一天。回家后的第三天，因任树军做的饭太辣，张淑芹无法下咽，任树军竟把饭抢下倒进厕所里，使张淑芹饿了一整天。年迈的父母只得把张淑芹接过去照顾。


三、好心受辱，含冤去世


大约二零一一年左右，张淑芹惦记不明真相的任树军，希望他能有个好的未来，就又主动回家给任树军讲法轮功真相。可结果任树军照旧逞凶：当场撕毁了张淑芹带回家的法轮功真相资料，又对张淑芹一顿毒打，专打脑袋，她这时还能打电话叫亲人把她接走。亲人见她被打的双眼红肿，大腿漆黑。从这以后，张淑芹记忆逐渐丧失，大小便失禁。后来她便发展到时常抽搐叫喊，身上邦硬，双腿变形，不会动弹，这种病痛大约经历了半年之久。


二零一三年九月三日，在痛苦的折磨中，张淑芹含冤离世。


就在张淑芹被折磨病重期间，任树军还时常窜到她父母家来骚扰，谩骂侮辱，伸手要钱；有次还挑唆张淑芹的父亲：“你把她杀了吧！”


任树军现在住在长春的女儿家中，迫害好人所遭的恶报已如影随形：双腿痛风不已，脑血栓症状相伴。


中共搞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迫害，使得多少家庭支离破碎。受中共党文化毒害深的人，更是丧失基本良知，跟着共产恶党变成了无人性的恶棍。张淑芹的含冤离去，也仅是这场迫害所制造的悲剧中的短短一幕。◇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明慧网通讯员吉林省报道）五十一岁的法轮功学员王亚娟，是农安县小和隆人，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三日被绑架，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一日遭非法开庭，所聘律师既没有被允许接见当事人，亦没有被允许出庭辩护。


家人紧急控告农安县法院法官郭庆玺在审理过程中滥用职权、枉法裁判。控告依据：


一、 《宪法》第一百二十五条：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二、《诉讼法》第十一条：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第十四条：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第三十二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下列的人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一）律师；（二）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第六十五条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关于吉林省农安县法院郭庆玺法官滥用职权非法剥夺被告人辩护权的紧急控告信如下：


控告人：王红杏，女，1987年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系吉林省农安县法院办理的一起刑事案件中被告人王亚娟之女。


被控告人：长春市农安县法院刑事审判庭郭庆玺法官，担任审理我母亲被指控案件合议庭的审判长。


事由：长春市农安县法院刑事审判庭郭庆玺法官在审理我母亲王亚娟案件的过程中滥用职权；枉法裁判；不许我母亲的辩护律师为其辩护；剥夺我母亲包括辩护权在内的合法诉讼权利；严重侵犯我母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受到宪法和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粗暴践踏宪法和法律；破坏国家的法治尊严！


请求事项：


1、请求责令农安县法院郭庆玺法官对我母亲王亚娟的案件重新开庭审理，并通知我母亲的辩护律师出庭为其辩护。


2、请求依法对我母亲王亚娟变更强制措施，改为取保候审。


3、请求对农安县法院郭庆玺法官剥夺我母亲王亚娟包括辩护权在内的合法诉讼权利一事进行调查；对有关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破坏宪法和法律实施的违法行为进行追究。◇








乌克兰黑海滨城洪法花絮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702-248-0599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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